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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文 化

关外首邑我的沈阳，

心中最神圣的故乡。

她四季分明，

冬雪夏凉，

油松傲立，

玫瑰飘香。

浑河静静穿城流淌，

高楼巍峨簇拥着金廊。

新乐新松连接着古今，

一宫两陵诉说着过往。

关外首邑我的沈阳，

心中最神圣的故乡。

东方鲁尔，

永远的辉煌，

前辈奉献，

后辈传唱。

哺育奥运冠军的摇篮，

制造欢笑快乐的天堂。

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

淳朴幽默热情豪爽。

根已植入了这片土地，

枝繁叶茂情深意长。

沈阳啊母亲，

我的故乡，

太阳鸟展翅的地方。

祝福你一年比一年漂亮，

愿你岁岁惠风和畅。

心中的沈阳
□赵晓华

《绿色的火焰》是张庆国的最新作品，

这是一部全景式展现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

文化抗战历程的非虚构作品，记录了在河

山破碎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人如何存留

中华文化的星星之火。通过跨越 15 省 25

地的寻访，作者勾勒出张元济、梁思成、穆

旦、冼星海等文化巨匠为往圣继绝学、以我

血荐轩辕，守护中华文明火种的自觉意识，

全景式展现了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伟

力与文化担当。

“凡是写到的地方我必须到达”

“凡是写到的地方我必须到达，我从

卢沟桥、宛平城开始，然后开车去天津，接

着去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南昌、

吉安、太和县等等，到达了将要写到的所

有地方之后，我才开始写作。”张庆国谈起

他的走访采风经历——纵贯中国 15 个省

共25个地区，进行了持续100多天的田野

调查，写下共 15 万字的调查日记，整理出

50 万字的现场录音采访文字。“我长途跋

涉，行走半个中国，就是为了到达所有文

中将会写到的事件现场，看到实物，即使

是已经变化的现场，对我的写作也很重

要。站在那个位置，我的内心会有触动，

捕捉这种情感并寻找更好的表达，是写好

本书的关键。”

张庆国表示，创作《绿色的火焰》对

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荣光。“这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前辈们致敬的

过程。比如书中写到钱穆，他到了昆明

以后跑到郊县的一个寺庙里面住着，写

下了《国史大纲》。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历

史书，它写出中国的美、中国传统文化的

美 ，在 国 家 危 急 的 时 候 激 励 了 一 代 青

年。”张庆国说，在写作中，他学习到了文

化在人类最危急的时候如何存在和延

续，在先辈的身上感受到了文人的使命

感、责任心。

今天需要怎样的报告文学？

非虚构写作未来应该循着什么样的路

径发展？当代的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如何

发展，如何走进读者、塑造其经典性？关于

《绿色的火焰》以及非虚构作品的写作，各

位嘉宾进行了深度的讨论。

《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国作协文学理

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认为，作者张

庆国写作手法的丰富多样避免了纪实作

品的平铺直叙：“他以考古学家的缜密，史

学家的严谨，诗人的敏感，画家的精微，放

大感官细节增强历史在场感，通过意象隐

喻、多重视角、微观考古与时空折叠等艺

术手法，打破线性叙事局限，让抗战时期

与当代形成对话，不同身份的声音编织成

合唱，将散落的历史碎片连缀为立体画

卷。”在梁鸿鹰看来，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

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更在于它提供

了新的认知，作品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

力不在于物质载体的坚固，而在于核心价

值的感召力，文明在绝境中自我更新，文

化在苦难中传承发展，是历史给予的最宝

贵馈赠。

《小 说 选 刊》副 主 编 顾 建 平 认 为 ，

作 家 张 庆 国 的 笔 端 存 在 两 种 激 情 ：一

种是写小说的激情、虚构的激情；还有

一 种 是 探 索 真 相 、纪 实 传 真 的 激 情 。

“ 中 国 非 虚 构 文 学 还 有 非 常 广 阔 的 天

地。”顾建平表示，《绿色的火焰》现场

感极强，“这部作品中一直有‘我’的存

在，这是‘我’亲见亲闻的，‘我’将历史

和现实结合起来。”

本书的作者张国庆教授在鄙人于辽大

求学期间，曾先后教授过中国古代史、中国

史学史及辽金史专题等课程，且张老师为人

宽厚、虽不善言辞却学养深厚、史学功底扎

实，是我们诸多同学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师。

为本书作序的现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生导

师、王德朋教授更是我读研期间的硕士生导

师。因此，这篇东西真不敢称为书评，更像

是看过这本学术著作后的一些感想。

聚焦辽史研究，提升学界、
出版界对辽史研究的重视维度

正如张国庆老师在本书后记所言：“当

下的辽史研究，纵向上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热火朝天相比较，横向上与相邻的断代

史研究的朝气蓬勃相对照，显得有些冷寂。”

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辽金史研

究大家刘浦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史研究

者为了对抗日本东洋史学界“征服王朝

论”中以辽金元为一个历史单元的理论体

系（认为它们都属于满蒙史的大研究范

畴），将辽金史归入中国传统朝代史系统，

并习惯上把辽金与宋代相对应做学术上的

“合并同类项”。但这种归属按照刘浦江先

生所言，更多体现在教材体系和课程设置

上，而在实际研究中，宋史和辽金史研究者

几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一部分宋史研

究者声称他们兼及辽金史，可深究起来，无

非是研究宋辽、宋金关系史罢了；而且更多

是宋对辽、宋对金的关系史。在其著作《辽

金史论》自序（199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中

提到“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

乏同志，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那种风

光的场面自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我们理应对辽史研究投入更

大的精力。辽代治理国家的治理体系，也

对后世中国国家治理产生过一定影响。

从主要研究方法而论
对辽史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辽史的困窘和萧条，最根本的症结在

于史料太少。据刘浦江先生粗略估计，现

存的所有辽金史文献资料，总量一千万字

左右，对于这两个立国前后逾三百余年的

北族王朝来说，这些史料着实少得可怜。

而辽代史料的稀缺程度比金代更为严重，

上文所述的一千万字史料中，金史约占三

分之二，辽史仅占三分之一。

以正史《二十四史》的史籍规模做一个

简单的横向比较来看，《辽史》116卷约47万

字，与之相对比的是《宋史》496卷约500万

字，《金史》卷数与《辽史》相当（115卷）字数

达约93万字，几乎是《辽史》的两倍。如果

还不够直观的话，我们再来看看《二十四

史》中，南北朝时期同为记录北族王朝的历

史典籍规模情况。《魏书》124卷约99万字，

《北史》100卷约110万字。显然都比《辽史》

规模更为可观，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提供

更多史料。

辽史史料之单薄，除了历代亡佚的因

素之外，辽代的书禁作为一种对故政策，极

其严格。据《梦溪笔谈》载：“契丹书禁甚

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辽代的书禁政策

自辽太宗德光始，至天祚帝亡，国历二百

年。其推行书禁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防止敌方从文化典籍中探知时政军情、山

川险要、边防利害等军事情报和国家机密

（当然也不能排除统治者为满足其以天朝

大国自居的高傲的民族心态之因素）。

要克服史料不足的局限，提升辽金史

的研究水平，曾任中国辽金史学会会长的

宋德金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

究》中认为，必须要充分利用诸如碑刻、考

古、诗文、行程录等，这类史料在文化、社

会生活等领域都有很大价值。刘浦江先

生也曾在《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

的困厄与出路》一文中提出，辽金史研究

未来的出路首要就在于“穷尽史料”，将辽

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

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

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笔者认为，刘

浦江先生在这里并未提及的出土辽代石

刻资料（包含汉文、契丹文）理应在“穷尽

史料”的努力范畴之内。须知，这些“墓志

铭”“石经”“哀册”“题咏”等，均为辽朝当

代人所撰写,所记当时史事较为真实可靠，

且很多为《辽史》等文献所不载。

而本书最大学术特色就是作者利用出

土石刻文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史料及考古

文物资料，对辽朝史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

讨，补正了《辽史》记载的一些纰漏，对比典

籍史料，进行了一些记载错漏之处进行订

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先

生认为，这打破了辽史学界此前仅仅依靠少

量传世历史文献进行辽朝史事研究的局限。

对辽史研究覆盖维度广
突破以往重政治等领域弊端

张国庆教授利用辽代石刻文字资料，

辅以传世典籍和考古资料，研究范畴遍及

辽代历史研究领域的诸多方面，探讨了辽

代军政外交、对外贸易、职官制度、社会风

俗、史地沿革，更兼及石刻所见辽代人墓

志等诸多问题。

譬如，过往对辽史的研究者中，受限

于史料等因素，多数集中在政治、军事等

领域，《辽史》所记辽代的经济、商贸史事

就极为简略，《辽史·食货志》只有区区几

千字。张国庆教授检索、利用辽代石刻文

字所载，比较系统详实地勾勒出了辽代手

工业门类及生产场所、手工业工匠种类等

基本经济领域信息，有效补充了《辽史》相

关记载中的简略之处。辽朝的赐婚现象、

辽朝的边铺等等，均属此类。此外，书中

所探讨的辽代墓志中用典、家族等问题及

辽代的赐婚现象，都是当下辽史研究中需

要深度研究的细分领域。

《绿色的火焰》展现大后方文化抗战历程
□路艳霞

□冷厚诚


